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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区域文化研讨热潮的涌动，是近年来中国学界

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它跟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形

势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取向，冲破了大一统计划

经济的体制，为地区经济的自立发展打开了广阔的

空间，而调动、开发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使 “文化

力”转化为 “生产力”，以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

繁荣，便成了当务之急。“区域文化热”正是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的强劲的势头和持续推进

的前景，由此得到保证，但不可避免地也会染上某

种急功近利的色彩，偏重实用而忽视理论总结，甚

至带来若干一哄而起、杂凑成篇的不良学风，需加

警惕。

    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三昊地区，有着悠久

的文明开发历程，经济实力雄厚，人文资源富饶。

吴文化研究在我国各区域文化探讨中起步较早，发

展迅猛，成果丰硕，并非偶然。在当前形势下，用

好这一笔精神财富，推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和

文明建设，自有其重要的社会效益。但据我看来，

吴文化研究的意义尚不止于此。我在漫议吴文化历

史道路的一篇短文中曾经谈到:上古时期吴地稻作
生产的出现和推广，为中国古老而发达的农业文明

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明清江南经济的繁

荣，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和市镇商品交换

盛行所形成的农商复合型社会结构，给古代传统的



近代变革率先作了准备;清末民初民族实业集团于

吴地崛起，是在原有农商文化之外，开辟了新型的

城市工商文明基地;而晚近乡镇企业遍地开花，

“苏南模式”闻名全国，则又在城乡工商与农商间

搭起桥梁，初步实现了农工商社会文明一体化。四

个台阶、四次飞跃，勾画出一条由古老的农业文明

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生成的历史轨迹，其清晰的

印记和先驱的作用，是其他地区文化所难以比拟

的。据此，吴文化研究不纯然是区域性现象，它包

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意蕴。

    吴文化与近现代海派文化的兴起，有着直接的

姻缘组合。上海本属吴文化区的边缘，开埠以来，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化都市地位的确

立，逐渐孕生出自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其影响甚至

盖过了吴文化。但两者仍有血肉联系。不仅海派文

化内涵的人文气质和商业化导向均渊源于宋明以后

的吴文化传统，就是呈现于它身上的古今、中西、

雅俗几对矛盾相交织而构成的特异风貌，亦同吴文

化近世的演变如出一辙。所以，研究海派文化，少

不了吴文化这个参照系。然而两者又有差异。上海

由于开埠的作用，在短时间内，由弹丸小县城一跃

而为国际性大都会，市民取代乡民，城市压倒农

村，由此产生的海派文化，一开始便显现为都市商

业性文化，有着浓厚的市民情味和洋化色调。与之

不同，吴地社会虽与上海经济腾飞息息相关，毕竟

是容括广大农村与众多城镇在内的整个区域，其所

经历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只能是渐进的过渡，于是发



展出一种半土半洋、亦今亦古、俗胜于雅的城乡混

合型文化，这就是当下的吴文化。从更多地反映现

代工业文明业绩而言，海派文化自有其优长，而若

更追寻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推移、演化的踪迹，

后者也许更具有典型性。它们之间的共生与互补，

是文化研究上饶有兴味的课题。

    再拓开一层，吴文化的历史观照，甚至可以放

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把握，尤其对于东亚地区。

东亚各国在古代都曾立足于稳固的农业文明，进入

近代后，也都面临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考验，并经

过长期、反复的实践，先后走上适合自己国情的现

代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过程中，它们大多

避免了西方世界以往常用的以农村破产换取工业起

飞的办法，也不像拉丁美洲一些地区搞单一的种植

园经济，使农业彻底成为市场商业的附庸，相反，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多种经营的农村生产格

局大体保存了下来，并逐步朝向新的技术水平和社

会化的生产规模跃进。事实证明，这样的传统农业

在经过适当改造之后，不仅可以适应商品经济的运

行，且能给现代化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

增长以有力的支持，显然这较优之于牺牲农业、片

面追求工业化的做法。这种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

并举而相互促进的方针，必然会给现代文明建设带

来强大的后劲。东亚地区近期经济增幅高居世界前

列，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不难看出，吴文化走过

的历程，正体现着东亚文明现代化的基本取向，而

它在当前形势下所作出和正在作出的种种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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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大大丰富和加深东亚文明的新经验、新传统。

    老友高燮初先生历经风霜，不缤壮志，唯思老

有所为，集合桑梓同仁，争得社会各界支持，于无
锡堰桥镇办起以民俗文化展示为特色，集思想教

育、知识博览、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吴文化公园，深

得中外人士交口赞誉。在此基础上，他又创立全国

第一所民间科研机构— 吴学研究所，发起、组织

有关研讨，出版论文集，编纂 《吴文化知识丛书》，

大力推进吴文化研究。数年坚持不懈，(丛书》已

出版第三辑，在保持、发挥前两辑一题一篇、丰富

多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特长的同时，另增加各

类审美化形态的考察，使吴地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

的写照更为全面。整套 《丛书》五十种间世，不营

是一部吴文化专业的百科全书。这种不辞辛劳、不

图近利、扎扎实实从事基本建设的学风，正是眼下

区域文化讨论热潮中应加以肯定和发扬的。燮初先

生作为弘扬和开发吴文化的功臣，当之无愧，其以

创业者身份而热心于传播学术，尤属难能。谬承厚

爱，嘱为之序，敢不从命，略陈鄙见如上，以为吴

文化研究之鼓吹云尔。

      陈伯海

  一九九六年十月

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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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语小说的由来

    吴语为汉语主要方言之一。其流行区域含今天

的上海市、江苏省东南部、苏北5县、浙江省大部、

赣东北一部、苏浙皖边区某些乡村。使用人口约占

汉民族总人口的8.4000

    这一地区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

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艺术文化尤其如此。其中

与吴地方言直接相关的艺术样式更是丰富多彩。如

戏曲，全国共有300余种，吴语地区占20余种。再

如曲艺，全国约400种，吴语地区也有3}余种。无

论是戏曲还是曲艺，它们的大多数，在长期的历史

演进中，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并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

    例如越剧，是本世纪初方推上舞台的吴语剧种。

由于内容贴近生活，词语通俗易懂，唱腔委婉动听，

且不断自我革新，吸取其他剧种 (如京剧、昆曲乃

至话剧)表演艺术之长来充实自己，始而走出嗓县

一带流行浙东、全浙，继而进入上海;建国以后·不

到10年，越剧演出团体竟遍布全国包括台湾在内的

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仅浙江一省就有70多个。

这对一个念唱均用吴地方言的剧种来说，实在是异

乎寻常的。此等情况，也许只有在明清间处于鼎盛



时期的昆剧能够与之比拟。

    此外，还有一些吴地方言剧种保持着旺盛的生

命力。如流行于江浙两省及上海市的滑稽戏，因一

出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惊动海内外的绍剧 (绍

兴大班、绍兴乱弹)，由《团圆之后》而蜚声全国的

锡剧 (常锡文戏)和多次获得国家奖励的沪剧、雨

剧、婆剧等。

    吴语诸剧种多由民间说唱演变而来。民间说唱

即曲艺艺术有更浓烈的乡土气息，吴语的方音本色

也被发挥得更为充分。在吴语说唱艺术中，苏州评

弹是影响最大，积累也最为丰富的品种。苏州评弹

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均有悠久的历史。

    民间说唱，一般是通俗有余，雅驯不足。苏州

弹词也未能免俗，但它的一些代表作却能获得较高

的品格。这归功于一些前辈艺人对文学底本的刻意

加工。其中吴语弹词《珍珠塔》就是典型的代表作。

    《珍珠塔》弹词文学本的不断修订，可说提高了

弹词艺术整体的文学水平。在我国数百种说唱艺术

中，少有象弹词那样除演出本以外，还有多种专供

阅读的长篇文学本，虽然其中有些已不用方言，但

也说明苏州弹词影响之大。早有“弹词小说”之称，

表示着它有别于其他种种说唱艺术而独具的可读

性。事实上有些吴语小说便从弹词改编而来。如唐、

祝、文、周弹词系列，多有被改写成吴语小说的。再

如弹词 《青石山》被改写成小说 《狐狸缘》等。



    更接近吴语小说的是苏州评话，一般认为是源

于唐、宋民间说话伎艺。古代说话以题材内容可分

为四类:一是小说(又称银字儿)，说唱时伴以银字

笙等奏来徘恻动人的乐器，后人常将银字儿作哀艳

腔调的代称。所以至宋代银字儿便引伸为哀艳之意，

象烟粉、灵怪、传奇之类，多属缠绵徘恻、哀艳动

人的故事。二是说公案、说铁骑儿，专讲 “士马金

鼓”与“朴刀杆棒”故事，与小说家的传奇、烟粉、

灵怪故事有别，即前者为文，后者为武。三是说经，

说参情，即说佛经故事和参禅悟道故事。四是讲史，

即说历代兴亡之长篇故事。

    苏州评话是用苏州方言演说故事的口头语言艺

术。同苏州弹词一样，它的语言由第一人称即说书

人的语言和第三人称即故事中人物语言两种语言组

成，而以第一人称即说书人语言为主贯穿始终。这

是它们同戏剧语言的根本区别所在，是讲故事而不

是演故事。第一人称语言称“表”，第三人称语言称

“白”，均出以散文，只说不唱。间或念诵少量韵文，

是为 “韵白”，亦即韵文的 “表”和 “白”，用作赋

赞、引子和挂口。苏州评话是吴语方言的活用，无

论是语言经反复锤炼的 “方口”，还是以活泼机变、

舌底生花见长的 “活口”，也无论是 “快口”亦或

“慢口”，都是以多种手段充分发挥吴语的艺术感染

力。明末清初，一代说书艺人的宗师柳敬亭，据考

证就和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建国以后，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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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评话仍然受到群众欢迎，但它据以演说的底本已

多由当代长篇小说改编而来，似乎与古代的情况正

好相反。

    在古代多有以话本 (按，宋代说书艺人所讲故

事底本，称话本。话，即故事之意。)改编为小说的

情况，如 “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些小说来自

《清平山堂话本》，保留着话本的一些特色。后来的

研究者，如谈及小说史，更直接视话本为小说。这

也不奇怪，早于明代一些文人的小说创作便采取了

拟话本的形式，进一步推动了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

的发展。其中突出者当推长洲 (今江苏吴县)人冯

梦龙。此人深受市民意识影响，重视通俗文学、小

说和戏剧。他编辑修订的小说集 《喻世明言》、《警

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 “三言”，在文学史尤

其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实正是三种话本

集，保有话本的基本特色，但又确为小说。由此可

见话本与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话本很容易改为小

说，小说也易于改为话本。冯梦龙为吴人，他的三

种小说集或多或少地让人感受到某些吴语方言韵

味。另有吴兴人凌1蒙初编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两

种小说集，带有同样的特点，所叙多吴地故事，在

不经意中语言也略具地方特色。近年发现久被湮没

的明崇祯年间刊行的话本小说集 《型世言》(全称

《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共10卷40回，编

著陆人龙，浙江钱塘人。此书几乎与凌氏编初刻、二

  4



刻 《拍案惊奇》同时刊行，其艺术质量决不下于

“二拍”，而在语言、人物的表现上，或有过之。特

点之一便是注重语言的地方特色，写北地生活者通

用官话间以北方方言;写吴地生活者，叙述语出以

官话，人物对话则方言色彩为浓。似乎比 “三言，’.

二拍”的作者有更高程度的语言自觉。

    当然，“三言”、“二拍”以及“型世言”还不能

算是吴语小说，只是从中可以看到说唱艺术与小说

艺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中国艺术史上，说唱

艺术、戏剧艺术、小说艺术之间的相互转换是经常

发生的事。小说是供人阅读的，而一切优秀的说唱

和戏剧艺术的文学底本也都兼有可供阅读鉴赏的艺

术功能，这便是它们得以相互转换改制的基础。有

些专门用语也表明了此种特点。话本指说唱底本，又

可指话本小说;传奇原为古代小说体裁之一种，所

谓唐宋小说亦称唐宋传奇，后来又成为演唱以南曲

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明清传奇剧本出现大量传世

之作，成为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高峰。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小说”一语亦非单义。

翻开各类词书，里面都会告诉我们，它指文学的一

大类别，为叙事性文学样式之一种。其特点是通过

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多

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样的表述其实是并不完善

的，比如叙事诗、戏剧文学和说唱文学都具有同样

的功能，只是它们之间还有韵、散之分。但仅指出



文体上的区别似仍嫌不足，如戏剧文学中的话剧本、

说唱文学中的说书本，不也是散文么?当然，戏剧

文学本还应考虑舞台局限和时间局限，使之有别于

小说，而说书呢?它可以不受这些限制，只要求口

语化。但口语化与小说决非不相容，相反，口语化

的文字表达，也是小说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这样

一来，我们便看到了说书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所发

生的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看到了两者间之所以

经常发生转换的必然依据。

    在我国小说史上，还有一种体裁叫“词话”，如

《金瓶梅词话》。《金瓶梅》还有一个非词话本，张竹

坡评点者即是。所谓词话体是指故事情节的叙述以

散文为主或基本上出以散文，以韵文为补或有较少

数量的韵文。可见小说并不完全排斥韵文，犹如说

唱并不完全排斥散文一样。弹词便是韵散兼备、以

韵为主。比之北方鼓词、南方木鱼书、潮州歌，它

在韵唱之外的散文 “表”“白”，使之获得更加丰富

的表现手段;作为文学本，又大大增强了可读性。如

此看来，弹词文学是不是也具有很大程度的小说功

能呢?

    上文谈到，“小说”不止一义，另指唐宋说话伎

艺中的一类，专于烟粉、灵怪、传奇之属，被后来

的弹词艺术所继承。那么，后世的人们是否据此便

将 “弹词”与’“小说”联用呢?谁都知道，直到近

现代，在江浙和上海，“弹词小说”仍然是一个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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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但在民间，在学术界也有这种情况。如影响

甚大的蒋瑞藻著 《小说考证》就收了为数不少的弹

词。这也很可能同弹词文学很强的可读性有关。事

实上，人们完全可以像读小说那样读弹词作品。诸

如 《再生缘》、《天雨花》、《笔生花》等长篇弹词作

者，显然并非为演唱而是为供人阅读而创作这些作

品的。她们自己并不谙于演唱说书，用于演唱则须

艺人大施改造之功。当然，如果说它们是长篇叙事

诗也许更加适当。动辄百万言的长篇弹词多用官话

创作，鲜见用吴语的。但吴语弹词数十万言者所在

多有，且因屡经艺人反复实践加工，其语词之流畅、

手法之多样、表现之生动，往往超过前者。即便作

为书面读物，也是这样。而用官话创作的长篇弹词，

如果用于演出，则须说唱艺人将官话改作吴语，象

《再生缘》等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因为实地演出的弹

词本为方言艺术，非方言不足以尽展其神韵。

    以上述说，意在表明不但各种话本与小说之间

存在转换关系，而且吴语弹词文学也与小说有着基

本的相通之处;虽然严格说来，“弹词小说”一语并

不那么科学。本书所论“吴语小说”应与弹词有别，

但如果说与吴语弹词如苏州弹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

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还不仅止于苏州弹词。就

可以读到的材料而言，吴地方言诉诸文字表达和出

版，各种民间说唱即曲艺艺术似乎大多早于小说，其

作品数量远多于小说，吴语小说的创作不能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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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影响。如吴语小说的代表作 《何典》，用的

要是上海地区的方言而不是苏州话。不过从绝大

分吴语小说，如 《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

《九尾龟》、《苏州繁华梦》等用的都是苏白来看，

州弹词对这类小说的影响无疑最为显著。



二 《海上花列传》与其他获那小说

(一)《海上花列传》

    在晚清广泛流行的通俗小说中，有一类专注于

倡优生活，以描写冶游狭邪为全书主干的作品，鲁

迅称之为“狭邪小说”。邢上蒙人著于道光二十八年

(1848)的《风月梦》，可看作这类小说的开山之作。

之后，有陈森的《品花宝鉴》(1849年刊行)，魏秀

仁的《花月痕》(成于1858年)，慕真山人的《青楼

梦》(成于1878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2

年起刊)，西冷野樵的《绘芳录》(1894年刊行)，邹

嫂的 《海上尘天影》(1894年刊行)，二春居士的

《海天鸿雪记》(1899年起刊)，孙玉声的《海上繁华

梦》(1903年刊行)，张春帆的 《九尾龟》(1906年

起刊行)，评花主人的《九尾狐》(1908年刊行)等。

其中《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九尾龟》等，

都是影响昭著的吴语小说。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 “花也怜侬”，其真

实姓名为韩邦庆，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

江苏华亭 (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生于咸丰六年

(1856)，光绪二十年 (1894)病逝，年仅39岁。自

幼随父亲宦游京师，聪慧绝伦，读书别有神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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